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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夏日
■ 何军雄

日头晒过的地方，庄稼
疯狂滋长。夏日炎炎
绿色突破了季节的束缚
将花的异香向外扩散
指头蛋大的杏子探出头来

麦浪翻滚。以夏日的热情
呈现乡间淳朴的泥土味
池塘里，蛙鸣声此起彼伏
奏响了整个夏日的音韵
方言浓郁，从山梁间弥漫

小道上，羊群一字排开
微风吹过，树木鞠躬示意
喜悦漫过云层，顺着老屋
和着一缕炊烟一同攀升
抵达夏日里最温馨的巢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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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写意

物语
■ 袁帅

露珠像个句号，画在低矮的玉米叶
上

竞相终止一个早晨，阳光把它们一
网打尽

樱桃像只眼睛，望见了正午的身影
走来

要把它再描红一点

从早晨到正午，比翼齐飞的蝴蝶
把喜事撒在每一寸土地
还有，路人不经意间招来一丝丝风
仿佛在点火，让时间燃得更旺

头顶的绿叶像刚刚长成的羽毛
领头向着傍晚飞去，携带的鸟鸣，在

天空
发出阵阵快感。我钻进别人的夜色
清点希望，梦见迟到的月光

一件往事，虽已久远，也不大，却至今历历
在目。

1990年1月下旬，海南日报社主持全面工
作的副总编辑林凤生，来到总编室，要我创办
《特区党建》版，说特区要加强党的建设，是很重
要的事情。

我不熟悉党建工作，担心办不好。我推脱。
这位刚从国家新闻出版署报纸司司长任上

调来海南的老总，听了一愣，看我一眼，取下头
上的金边近视眼镜，用软布擦了擦，慢声细语地
说：“冇问题的啦，冇问题的啦！我相信你，赶快
筹备创刊号……”普通话里，带有浓厚的潮汕口
音。

无奈，我成了赶上架的鸭子。
隔了两天，上午9点，我按照预约时间，前往

省委组织部，征求领导对创办《特区党建》版的
意见。

没想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志民亲自接
待。

他个高，娃娃脸，也戴一副眼镜，和蔼而儒
雅，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前，面对面地与我交谈。

他说，创办《特区党建》版，非常好，我们支
持。你提出的几个问题，我的意见，第一个，海
南当前报道的重点，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特别是人才队伍建设，海南最缺的是人
才。第二个，组织稿件，部里组织处、政研室等
部门可以提供帮助。第三个，要我写创刊号发
刊词，不合适，建议请省委书记许士杰写，你可
试一试。

一席话，干净利落，层次清晰。我从心里佩
服这位能干的曾任中组部青干局局长的领导干
部。

后来知道，李志民到海南上任时间不长，但
省委组织部的工作规范、严谨，效率高，明显上
了一个台阶。

事顺心情好，胆子也壮了。从组织部出来，
我看时间还早，乘兴来到许士杰书记办公室，贸
然地想试一试。

李秘书个子高大，文质彬彬，把我拦在外
屋，说，你没有预约，来得突然，我要先报告一
下。

一会儿，许书记和李秘书从里屋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许书记。只见年

近古稀的他，中等身材，两鬓斑白，脸上棱角分

明，一件浅灰衬衫扎进蓝色下装，显得很精神。
不过，不像个高官，就是一个普通老头的模样。

许书记笑眯眯地问：“有什么事，这么急，需
要我帮忙？”

我慌忙回答：“《特区党建》版要创刊了，想
请书记写一篇发刊词。”

看到书记没有马上回绝，我又临时加码：
“听说书记书法好，还想请书记题个刊头。”

“对发刊词内容，有什么要求？”书记问。
我更慌了，有点结巴地说：“不，不，是请书

记提要求，说点祝贺、鼓劲的话。”
“多少字，什么时候要？”
“一千字左右，一个星期行不行？”
“时间有点紧。”
“书记忙，我先写个初稿，再请书记审改。”
许书记略一思忖，然后说：“还是我来写，两

项任务争取一周内完成。”
又没有想到，海南省的最高领导，居然爽快

地答应了一个普通编辑的两项要求。返回路
上，我无比兴奋，还在回想刚才的情节，思索：一
个位高权重的大领导，一个才华横溢的知名诗
人，怎么就这样谦和，这样好说话？

不到一个星期，李秘书来电话，要我去取书
记亲自写的发刊词和刊头。

我又欢喜了，感动了。
两张方格稿笺，一字一格地写了发刊词。

蝇头小楷，工整秀丽，赏心悦目，约莫七八百
字。题为《我的祝贺与希望……代<特区党建>
发刊词》。篇幅虽短，内容丰富，真正的言简意
赅。

第一段就两句话，开门见山，点了主题：
“《特区党建》专版今天和大家见面了。我祝贺
它的诞生，希望它茁壮成长。”

第二至四段，分析了党建工作的现状，阐述
了加强特区党建的重要性和对各级党委的要
求。

话锋一转，说创办《特区党建》专版，是加强
党建中的一项工作。然后对办好《特区党建》版
提出要求：“通过这个专版……使之成为联系党
组织、党员及非党群众的桥梁，成为教育党员和
群众的场所，成为强化党的建设的阵地。”

最后一段，希望“大家都来关心它，帮助它，
支持它，使这个小小园地，长出灿烂之花，飘溢
出清爽之香”。

短短几百字，把祝贺与希望的事，说得实实
在在，明明白白。

题写的《特区党建》刊头，横竖两份。四个
行楷大字，庄重大气，飘逸俊美，苍遒有力，足见
书记书法功底深厚。题写横竖刊头，是供报社
选用，也见书记的虚心和细心。

1990年2月7日，《特区党建》专版在《海南
日报》第三版正式创刊。

许书记的发刊词位列头条，刊头相邻，头版
发了标题导读。整个版面，既报道了全省党组
织在建设大特区中壮大、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
进展情况，又刊发了琼海市、屯昌县枫木镇基层
党组织建设消息，既介绍了优秀党员的事迹，又
讲述了琼崖英烈的故事，既有消息、通讯、评论，
又有照片、专栏、简讯，内容五花八门，形式多种
多样。

很快，从省委组织部传来消息，说《特区党
建》创刊号办得好，有看头，有影响力，得到省委
领导的赞扬。

林总平时不轻易夸奖人，创刊号见报那天，
他专门来到我的办公室，表扬我：“第一炮打响
了，我没有看错你啦！”

第一期顺风顺水，以后的《特区党建》版就
更好办，成了半月定期出的专版。

夏天到了，提起蚊子人们是爱恨交加。
最早记载蚊子的是春秋时期的庄子：“蚊虻

噆肤，则通昔（夕）不寐矣。”就是说，他让蚊子给
咬得彻夜难眠啊！而周王室就有办法来对付蚊
子，设立专职人员，负责驱蚊，我睡觉你打更。
据《周礼》记载：“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
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这个翦氏，专司为周
王室驱蚊虫。

进入唐代，人们以诗歌记录蚊子，在他们笔
下，蚊子变得生动活泼、呼之欲出。唐诗人吴融
《平望蚊子二十六韵》一诗：“天下有蚊子，候夜噆
人肤。平望有蚊子，白昼来相屠。不避风与雨，
群飞出菰蒲。扰扰蔽天黑，雷然随舳舻。利嘴入
人肉，微形红且濡。振蓬亦不惧，至死贪膏腴。
舟人敢停棹，陆者亦疾趋。南北百馀里，畏之如
虎貙。”不是被蚊子百般缠扰，怎么能把蚊子写得
这么鲜活。

曾经被贬到南方的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更是
体验了南方蚊子的法力无边，即便奉诏返回都城
了，也不会忘记那一夜夜的血腥缠绵，他的《聚蚊谣》
一诗，给我们揭开了南方蚊子的冰山一角：“沉沉夏
夜兰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嘈然欻起初骇听，殷
殷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听者
惑。露花滴沥月上天，利觜迎人著不得。我躯七尺
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
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刘禹锡饱尝蚊子的伺候，自然体会深刻，将
蚊子痛骂一顿也算是解气，蚊多势众欺负人，他
更愿秋天一到蚊子都被鸟给吃了，“清商一来秋
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唐诗人孟郊《蚊》更是写出了他“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的境界：“五月中夜息，饥蚊尚营
营，但将膏血求，岂觉性命轻。顾己宁自愧，饮
人以偷生，愿为天下幮，一使夜景清。”孟郊自己
被蚊子欺负就罢了，想到天下人都被蚊子折磨，
他就不乐意了，所以发出宏愿“愿为天下幮，一
使夜景清”，他竟然想做出全天下这么大的蚊
帐，给天下人送来一夜的清静，真的是“飞流直

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翻版，浪漫至极！
那时已经有了蚊帐，可这是稀缺资源，南唐

诗人杨鸾买不起蚊帐，就以开放的姿态迎接蚊子
的夜餐：“白日苍蝇满饭盘，夜间蚊子又成团。每
到夜深人静后，定来头上咬杨鸾。”反正蚊子每
夜都要来骚扰，就伸头任其撕咬吧，其豁达洒脱
跃然纸上。

到了宋代，人们虽然仍会承受蚊子的撕咬，
政治家、诗人范仲淹《咏蚊》一诗把蚊子吸血前后
描绘得极为形象：“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
知离此去，不用问前程。”但总不能不作为呀，人
类会发明更多驱蚊的药物，据宋《格物粗谈》记
载：“端午时，收贮浮萍，阴干，加雄黄，作纸缠香，
烧之，能祛蚊虫。”这里记载的应该是较早的蚊香
了，利用浮萍、艾叶等加工成为蚊香，还要加入雄
黄，那时就掌握了雄黄的用处，因为雄黄是硫化
砷矿石，是用途很广的杀虫剂，加入雄黄后，估计
驱蚊效果会更好。

南宋大诗人陆游在《熏蚊效宛陵先生体》诗
中也写道：“泽国故多蚊，乘夜吁可怪。举扇不
能却，燔艾取一快。”用扇子赶了半天，蚊子仍然
嗡嗡叫唤，必须立马上才艺，陆老夫子就燃起艾
草，看你烦人的蚊子跑不跑，果然奏效。

到了明代，与蚊子的纠缠与咒骂仍会继续，
文人们的诗歌继续发挥作用，诗人苏仲提起蚊
子是咬牙切齿，一夜搏斗后，一挥而就诗成《嘲
蚊》：“生长污渠野水滨，转侵人境漫缤纷。劳劳
用尽如针嘴，扰扰无过半粟身。闷杀终宵挥扇
客，何辜千载露筋人。纵饶饱吮腥腥血，万死西
风有几旬。”

明代制作蚊香技术也在诗歌的骂声中得到
了提高，方孝孺《蚊对》记载：“童子拔蒿束之，置
火于端，其烟勃郁，左麾右旋，绕床数匝，逐蚊出
门。”蒿草燃烧后，也可以驱蚊，正是就地取材，
方便快捷。

而有些地方蒿草、艾叶、浮萍则稀缺，他们就研
制出了新的制作材料，就连鳗鱼骨、鳝骨、鳖骨等也
被磨碎加工用来驱蚊，可谓是正方偏方一起上。明
谭贞默《谭子雕虫》一书中记载：“蚊性恶烟，旧云，
以艾熏之则溃。然艾不易得，俗乃以鳗、鳝、鳖等
骨为药，纸裹长三四尺，竟夕熏之。”如此操作，着实
令人敬佩。

来到了大清，诗人单斗南被蚊子咬得半死，
恨不得一巴掌就拍死几个蚊子来：“性命博膏
血，人间尔最愚。嗜肤凭利喙，反掌陨微躯。”漫
漫长夜正在撰写《聊斋志异》的大作家蒲松龄老
先生，也是苦于蚊子袭击，他以切肤之痛写下了
《驱蚊歌》：“夏蚊长喙毒于蝇，薄暮暗室如雷
轰。揺身鼓翼呼其朋，翩然来集声嘤嘤。衾覆
半体啮股肱，皮肉坟起爬枨枨……炉中苍术杂
烟荆，拉杂烧之烟飞腾……安得蝙蝠满天生，一
除毒族安群民。”

蒲松龄不仅提倡用火攻熏蚊子，还建议人
们利用蚊子的天敌蝙蝠来除蚊，可谓痛定思痛，
坚决除之而后快！生物灭蚊法也被他给发掘出
来了。

◎树

她就那样抱着一棵大树，大概有半个小时时
间里没说话。松开大树后，她说她在哭。我这位
朋友并不是难过，她单薄的胸中涌动着浓烈的情
感，还有说不清的一些情愫，她完全把自己交给
了那株大榕树。她从小被爱浇灌，纯真、仗义，又
张扬，在生活中遭遇了不少挫折和伤害，但对世
间万物还是满怀热爱。

在海南的土地上，我见了太多巨大的榕树。
记得有人说起来生想变成什么，有人说想做一棵
树。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愿做一棵树的，要固定在
一个地方一生一世，不容易。因此，我对年久的
大树充满了敬意。

我亲眼见过几株千年古树，站在树前，想想
人这短短的一生，就谦卑起来，眼前的草木都神
妙莫测了。

中国传统故事中有很多关于古树的神奇传
说，大概唯一反面的是《倩女幽魂》中的树妖。

雨林里的树种类太多了，夹杂着乱生长，看
起来并不互相排挤。但是护林员可以说出很多
树种之间互相绞杀、侵害的事实。听起来有点儿
神秘的残忍，还好，这不妨碍它们大面上的和谐
与繁茂。

雨林让人敬畏。落叶和枯枝都透出强大的
生命力，充满了不为人知的故事感。如果我还足
够纯真，足够耐心，会写出长长的雨林童话故事。

一棵大树位于巨石台边缘，水泥灰颜色的根
须裸露穿生于大块的碎石中，多处脱皮，粗粝沧
桑，顽强得让我敬畏又羡慕。

朋友从粗壮的树干上把自己拉起来，转身对
我们露出灿烂笑容。

◎水
水流是灵魂。山没有水就少了灵性，尤其是

原始雨林的山区。只要有水流，每一次呼吸都带
着清凉。听到水流的声音，心就清亮起来。

我们踏着潮湿的木栈道，一步一步向上，来
到巨石排列的山谷间的高地上，坐在凉凉的石块
上，面对着一帘瀑布，流水声中一切都那么静。

这么小的瀑布，竟然是一条江水的源头！瀑
布下的一方水潭如铜镜，石间的一汪水静着，倒
像是一只眼睛。纯澈。灵动。积水从石炭的一
角偷偷流下去，没有宏大的仪式感和崇高感，也
是那么静。

我坐在水潭边上的一块石头上，面对着两米
外的石壁，石壁纹理清晰干脆，几道流水从石壁
上滑下来。尽管朋友们交谈、赞叹的声音一直不
间断，我的心却出奇平静，仿佛浸在水潭中。这
样的感觉很好，我不能告诉别人我把心在水潭里
清洗、治愈过了，然而在我心里这是真实不虚的
事情。

◎虫
朋友被蚊子叮了，一边咕哝一边低着头在背

包里翻找艾草精油。
“有什么关系呢，你就当布施了，这山里的蚊

子都是在修仙的蚊子。”我说这话的时候只当是
开玩笑，说完了却在心中把这说法想了又想，这
山水远地的蚊子在我心里就不一般起来。心中
的念头一产生，就有神奇的魔力。

她笑了，说也对。顺畅地走起山路来。人们
到雨林里来很怕各种虫子，蚂蟥声名在外，不过，
在雨林栈道上，想见到一只蚂蟥也成了奢望。有
时候，事情就是会有点玄妙，越期待越失望，我就
没遇到过一只蚂蟥，更别说有一只蚂蟥主动喝我
的血了。

想遇见一条蛇也不容易。只是在林间的名
牌上看到安全提示，类似“毒蛇出没”的安全提示
字样，在文字上与“蛇”相遇。真想停下来，等等
看，有没有一条蛇能领会我想看见它的好奇心
呢。

为什么我觉得山里的蚊子还没有城区多呢，
或许愿意在山林里修行讨生活的蚊子也不多。

◎夜
殷红色的云霞铺了远方山头上的半边天，我

们仿佛身处幻境，要不是眼前出现的农家小院，
我会以为自己也可以在这修仙成佛，离世俗远去
呢。夜正匆匆赶来，它就要跑到农家乐的门口
了，我们走进去，灯亮了起来，夜就被拒农家院子
的门外了，寂寥地在山野间自顾自地缩回到自己
黑暗的身体里沉默起来。

等饭菜的时候，我们吃了店家很多铺在簸箕
里的花生，生花生变得很好吃。蚊虫在灯影里一
闪一闪地飞动着，夜在院子的周围观望。农家菜
一盘一盘地摆上桌，我们吃得欢快，忘了城里的
事情。

我们决定从农家乐走回酒店。带着微微的
酒意闯进了夜色里，也被夜的温柔的黑暗接纳
了。夜色包裹一切，我们用手机的光照着脚下的
路。

我走在前面，和一个朋友唱起了歌。后边的
一个朋友因为酒醉说着一些胡话，我当时确实很
看不上她这样的行为，现在想来倒是我小家子气
了，人生哪里是那么容易的，身为一个女人要受
的苦楚实在太多。在夜里还不允许她释放一下
吗？夜不是我的，规则也不是我的，好坏对错也
不是我能定的。

夜能藏住的东西很多，况且又是山路上的夜
晚。我唱歌和她借酒而出的心里话没有本质上
的不同。

如果人不能在山野间舒适地释放内心的情
感多遗憾，我们到底是不是自然的孩子呢？

山中一日
■ 星青

在山里驱车，一艘船在绿色海洋中
漫溯

关掉耳朵，只接收流水的讯息
沿着一条河流走呀走
这暮春的阳光，万物疯长
关闭双眼，直到眼里长出的青绿和

苍翠
和偶尔一朵白色的小花
闭上嘴巴，不再高谈阔论
和着清风和精灵们浅吟低唱
送一只山鹧鸪回家
关掉鼻子，只留下花香和土地蓬松

的味道
打开每个触角
打开身体的春天

环岛纪游（组诗）

■ 周济夫

◎水岸咖啡闲坐

松涛水绕福山湖，暂借清流润臆苏。
浓酽咖啡疏辨味，贪看白羽落烟芜。

◎沿西北旅游公路至玉包港

断续新途接旧痕，廉纤烟雨掩朝暾。
当年奋棹登临处，又见丰碑立海门。

◎重到白延墟

中山亭近汇丰行，小沪声名口舌香。
旧日繁华式微久，白延溪水眷流长。

◎观光大巴上见楝花盛开

楝树花开烟雨浓，轻红浅紫影空蒙。
曩时负笈思乡夜，此物恒先入梦中。

《
春
的
信
息
》（
油
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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